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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是一个采风者，听风、听故

事……

营区后山的樱桃树，结出了一颗颗

橙红色的小樱桃。樱桃树旁，杏树也大

大方方地拨开叶片，露出黄澄澄的杏。

行至山脚下的某炮营训练场，我看

见身披战斗装具的战士们正练得火热。

他 们 的 皮 肤 黝 黑 发 亮 ，挂 着 细 密 的 汗

珠。我顿觉他们的劲头如同头顶的阳

光，照得人心里热烘烘的。

示范班的陈班长带我走近他们，并

对眼前正在展开的训练课目和武器装备

进行简单讲解。

我与战士们相隔几步，默默地看着

他们迅即展开又一轮全流程演练。

车 辆 启 动 时 产 生 的 气 浪 ，翻 滚 起

土 黄 色 的 沙 尘 ，在 轮 胎 处 形 成 一 道 薄

薄 的 屏 障 ，又 随 着 车 辆 的 前 进 飘 散 。

很快，车辆停稳，战士们根据各自的岗

位 职 责 ，执 行 相 应 操 作 ，动 作 干 净 利

落 。 等 到 训 练 结 束 ，我 瞧 见 他 们 的 脸

颊 在 汗 水 和 日 光 的 浸 染 下 ，变 得 红 扑

扑、汗津津的。

这 样 的 训 练 ，战 士 们 每 天 要 进 行

许 多 次 。 而 每 进 行 一 次 训 练 ，他 们 的

衣 服 就 会 湿 透 。 原 地 休 息 时 ，潮 湿 的

衣 服 很 快 又 会 被 太 阳 烤 得 微 干 ，衣 服

总 在 干 湿 之 间 循 环 往 复 ，直 至 一 整 天

的训练结束。

“每次实弹射击，我们都想打出好成

绩。咋能打出好成绩？就靠一个字——

练。”陈班长说着，看着眼前的装备，“我

当兵十几年，看着一代代新装备列装，感

觉挺自豪的。”已是一级上士的陈班长，

说话时一双眼睛始终泛着亮闪闪的光，

丝毫不见疲态和倦怠。

趁着训练间隙休息，几个年轻的战

士走向训练场旁的那三棵桑树，摘下紫

红的桑葚；用水壶里装的水简单冲洗后，

放入口中。他们捧着一些递给坐在树荫

下的战友。当甘甜的紫色汁水顺着舌头

滑入喉咙，大家的神情流露出满足，一张

张脸上洋溢着笑意。

我打量着眼前的土地，一簇簇紫色

小花轻摇，像在唱一首只有风听得懂的

歌曲。我闭上眼，似乎听觉更灵敏，能

听到发出“咕咕”叫声的鸟，正在树杈间

蹦跶，能听到树叶的抖动、不远处靶场

传来的枪声，更能听到战士们相互之间

的打趣声——这眼前的世界，是青春的

模样。

营区后山的斜坡下，有家小超市。

超 市 里 的 大 哥 圆 头 圆 脑 ，身 材 也 胖 胖

的。他在门口朝营盘张望，手里拿着一

把蒲扇，见着谁，脸上都是乐呵呵的。

大哥很热情，听闻我要在超市处等

人，便起身招呼我进屋坐坐。我这才发

现，他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

超市很小，一条狭长的过道将货架

和柜台分隔开来，宽度大约也只能允许

两人同时通过。

“坐吧。”大哥招呼我时，顺手从冰柜

里取出两根雪糕，递给我一根，“这天太

热了，吃根雪糕凉快凉快，别客气！”

尽管我再三拒绝，却推辞不过他的

好意。见我接下，他看上去更开心了。

他对我说：“看不出来吧，我以前也是当

兵的，后来临退伍的时候赶上雪灾，救

灾的时候一着急，从房顶摔下来，落下

伤残。”

我有些意外，便和他交谈起来。

“我不是老板，我是给人打工的。”大

哥笑笑，“本来只是我媳妇在这儿干。这

店老板人特别好，一听我这情况，干脆让

我过来跟我媳妇一起工作。我俩加起来

工资也不多，日常够花了。”

接着，大哥又指向外面：“我家就在

那边山脚下的村子，不远。超市后面那

些果树，都是我栽的。我还养了一窝鸽

子呢，每天跟它们做伴，挺好。”

透过半开的窗户，我瞧见那一群灰

色的小鸽子正绕着枝头飞来飞去。风透

过窗户吹进来，拂过大哥的微笑，恍惚

中，我竟觉得这原本干燥的空气，变得有

些湿润。

大哥健谈，他说，当兵的 5 年是他最

怀念的日子；尽管退伍已经十余年，但刚

来小超市上班的时候，每天听到战士们

的口号声、歌声，都感觉特别亲切，也不

知怎么，一连半个月竟天天做梦，梦回当

兵的日子。

我 们 说 话 的 时 候 ，他 不 时 扭 头 看

向 窗 外 ，盯 一 会 儿 再 转 头 回 来 —— 透

过窗户，恰好能看到炊事班，他以前当

兵 时 ，就 是 炊 事 员 。 他 对 我 讲 了 许 多

属 于 他 的 军 旅 记 忆 ：讲 到 睡 觉 时 会 给

他 掖 被 角 的 班 长 ，讲 到 同 甘 共 苦 的 战

友，讲到凌晨四点半起床准备早饭，讲

到 目 送 飞 机 飞 向 苍 穹 ，讲 到 当 班 长 带

兵的点滴……我分明能从他那双眼睛

里，看到夹杂着怀念、渴望却再也不可

得的眷恋。我想，倘若他不受伤，也许

会一直留在部队。

聊 了 没 多 久 ，一 队 战 士 挤 进 了 小

超市。有人要记账，有人要找零，一时

间 大 哥 忙 得 不 可 开 交 。 见 状 ，我 便 拿

过 大 哥 的 记 账 本 ，帮 他 记 下 那 些 需 要

记 账 的 人 名 、钱 数 。 等 到 战 士 们 离 开

小超市后，大哥又晃回柜台，拎出一袋

樱 桃 放 在 我 面 前 。 见 我 推 辞 ，他 有 些

着 急 ：“ 别 客 气 ，你 刚 帮 我 忙 了 呢 ！ 这

樱桃是自己家种的，不是花钱买的，你

尝尝嘛。”

见 着 我 品 尝 了 一 颗 ，大 哥 又 变 得

乐 呵 呵 ，语 速 也 放 慢 了 些 ：“ 等 会 儿 你

嫂 子 来 接 班 看 店 ，我 给 你 到 后 面 的 杏

树 上 摘 点 杏 子 ，可 甜 了 呢 。 前 两 天 他

们 从 山 上 结 束 训 练 回 来 ，我 都 把 那 些

杏 摘 好 、放 在 路 边 让 他 们 自 己 拿 。 训

练真是辛苦啊！”

许是长时间经营的缘故，大多数战

士与大哥相熟，有时人未至，呼唤“大哥”

的声音先到，叫得大哥心中暖暖的。

“我就乐意听他们喊我‘大哥’，有时

候能给他们出出主意、帮帮忙，我就觉得

自己还有点儿用。”大哥说，自己被喊“大

哥”的日子久了，渐渐地，也真的扮演起

“大哥”的角色——年轻战士遇到烦恼找

他吐苦水，他就给战士们开解、鼓劲儿；

年纪稍大的军士会与他闲话家常，聊聊

远在异地的妻儿；炊事班的那些老班长

更是与他关系好，有时交流分享属于炊

事员的体会。

“大家都是军人，甭管哪个年代的，

都有共同话题。我有时候就开导他们，

大哥走路都费劲，身上时常疼，却还是每

天乐呵呵的。你们身体都健康，就好好

珍惜现在的生活。”大哥说着，自己又笑

了，“当兵有意思，真是怀念啊！”

这个步伐已不再矫健的老兵，依然

乐观而顽强，精神上始终军姿挺拔。

又一阵风吹来，我等待的同行之人

到了，便起身告辞。走出小超市几步后，

我听见身后传来大哥的声音：“再见啊，

战友！”扭头回看，他正站在小超市的门

口，摇着那把蒲扇，朝我们挥手。

走远后，我突然想起，我甚至都不

知 道 大 哥 姓 甚 名 谁 。 但 转 念 一 想 ，这

又有什么要紧呢。当风吹过这片山的

时候，满山只会回荡一个相同的姓名：

战友。

山下听风
■徐瑞滢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在父亲的精神世界里，军旅诗词不

仅铭刻着青春岁月的热血，更承载着戍

守高原、奉献青春的铿锵誓言。那年夏

天，我偶然间读到的信件，使我立下志

向，沿着父辈们的足迹，走好军旅路。

在我童年时，父亲长年在高原当兵，

每当他探亲回家，都会兴致勃勃地拿出

与战友们的合照，给我讲戍守高原的故

事。讲到高兴时，他从上衣口袋中翻出

个笔记本，吟诵那些饱含深情与豪情的

诗词：“心系军中勇士情，至今仍恋老兵

营……”最初，我未曾料想到，泛黄的笔

记本和那沓霉迹点点的旧照片，竟然承

载着如此厚重的记忆与情感。

父亲说，那是一个严冬，高原凛冽的

寒风呼啸着，带来远处雪山的冰冷气息。

父亲和战友们接到一个紧急任务，需要将

一批重要补给运送到一个偏远的哨所。

山路崎岖，加之冰雪覆盖，路途是“十里崎

岖半里平，一峰才送一峰迎”。然而，父亲

和战友们并没有退缩。风雪交加，视线模

糊，他们只能凭借着感觉前行。车轮在冰

面上打滑，他们不得不下车铲雪，铺设防

滑链。他们克服高原反应引发的头痛、呕

吐和乏力，凭借着顽强意志，将补给安全

送达哨所。当战士们看到他们冒着风雪

送来补给时，激动得直流泪。任务结束返

回后，他们围坐在温暖的帐篷里，庆祝这

次任务的圆满完成。大伙提议让爱好写

诗的父亲创作一首军旅诗，以纪念这次非

凡的经历。他思索良久，在随身携带的笔

记本上写下：“烽火连天万众急，铁汉柔情

心相依。边关岁月如流水，忠诚铸就千秋

诗。”

讲到这里，父亲的神情变得复杂，其

中既有对战友的怀念，也有对自己青春

岁月、军旅生涯的回忆。父亲和战友们，

将青春和热血挥洒在了他们守护的高

原，其中沉淀的情感，也许只有亲历者才

能真正读懂。

上高中后，父亲想让我读军校的愿

望愈发强烈。每当我有些迷茫或动摇

时，父亲总会用那句“男儿作健向沙场，

自爱登台不望乡”鼓励我。我如愿拿到

军校录取通知书时，内心激动难眠。直

到深夜，我走进书房，打算将录取通知书

收好。我拉开抽屉，看到一个古朴的木

匣，静静地躺在抽屉一角。轻轻打开木

匣，一段属于父亲的记忆呈现在我的眼

前……那是父亲珍藏了十几年的书信和

笔记本，纸质泛黄，但字迹依旧清晰。

信件用牛皮纸信封装着，工整有力

的 笔 迹 写 着“ 十 载 高 原 兵 ，一 世 军 旅

情”。我打开信封，“战友情谊何处寻，

远在天涯近在心……”这是父亲的战友

写 给 他 的 一 封 封 回 信 。“ 兄 弟 ，好 久 不

见，见字如面。现在这个季节，高原上

的寒风依然刺骨，可与咱们当时的生活

环境相比，已经好多了。咱们汽车兵，

不就是迎寒风、斗狂雪么……你的来信

我收到了，你希望沣儿报考军校，毕业

后去高原，守边疆，去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你真舍得吗？现在的孩子思想活，

想 法 多 ，这 么 大 的 事 情 你 得 找 他 聊 一

聊，多听听孩子的想法。”

我又读了后面的几封信，泛黄的纸

张，诉说着他们共同走过的时光、经历的

事。字里行间，藏不住的是对儿女的爱

意。正是这些书信，让我读到了父辈们

坚守高原的不易，也让我看到他们内心

的情感。而我也是幸运的，这些饱含深

情和精神力量的书信，陪伴我开启了军

校生活。我也更加理解父亲对我的期

待：作为军人的儿子，就应该扎根在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向阳而生，让理想之花在

雪域高原绽放。

读着那些信件，一张张面孔浮现眼

前，一幕幕场景跃然纸上……不知不觉，

我已是泪流满面。拿起笔，我郑重地在

信纸上写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

五十州”。将信纸放进木匣，合上抽屉的

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力量。

前往军校报到那天，父亲将一封信

塞到了我的手中。汽笛声响起，写着故

乡地名的站牌徐徐退后。火车上，我拆

开信封——是我写给父亲的那封信，只

是在我的笔迹之下多了他时常吟诵的那

首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

关 。 黄 沙 百 战 穿 金 甲 ，不 破 楼 兰 终 不

还。”火车带我离故乡和父亲渐远，而距

离军校和梦想渐近，殷殷父爱为我贯注

追梦的力量。

作为军人的儿子，我真切地感受到

父爱的厚重和深沉。诗传情，爱如山。

在军校的日子里，我时常会想起父亲为

我吟诵的那些诗词，它们激励着我不断

前进、不断超越自我。正如父亲所说，一

个兵就应该像一粒忠诚的种子，撒到哪

里，就在哪里扎根、生长。

诗传情 爱如山
■贺兰沣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雪莲

这就是雪莲，班长说

听起来如同在介绍一位战友

雪莲全无想象中的神秘

它的茎叶像甘蓝

花瓣像染霜的叶片

它老老实实地扎根

兢兢业业地开花

仿佛对足下的方寸之地

负有某种责任

复行数十步

更多雪莲出现在视野中

这朵含苞、那朵怒放

还有一朵正孕育着飞翔的种子

瘦长的种子里

装着根须、叶脉

装着阳光下玲珑剔透的花苞

以及凌寒盛开的从容

凛冽的风中，种子翩跹而上

踏上新的旅程

班长摘下嵌在我领口的一颗种子

把它送回风中。他说

每朵雪莲花都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五年、八年，甚至更久

我目送种子飞向远方

一份敬意在心中聚拢、凝结

我信那份敬意会融入我鲜红的底色

和我一起成长

寒来暑往间

慢慢长成它终将长成的模样

开出光荣的花朵

格桑

嘿！格桑

见到你，方知见过你

你曾玉立于图书馆和礼堂之间

与众多薇、堇、菊、葵相伴

你略显拘谨地

香着，梦着

你的“闺名”唤作秋英

嘿！格桑

你来到高原

高于蝴蝶们的芳踪织成的栈道

你几乎长成一棵树

初具树的傲骨

你披一身利剑，如松似柏

风的素手卸下你的红妆

像撕碎一页含泪的信纸

阳光的奏鸣

惊醒你弹匣里列队的火种

所燃之处

响起一串脆灵灵的足音

一、二、三、四——

嘿！格桑

你铿锵的步履

向着高处

你成为你们，成为千千万万

更多的足音加入，向着更高处行军

踏着嘹亮的歌声

一朵朝霞抖开她绯红的羽翼

边关草木志（二首）

■马雪宁

紧急出动哨音，太远

背囊，在给养库等待

豹子一样的速度，刹那间沸腾

当呼吸与心跳透过迷雾

战士的肩上

不止三天三夜未眠的潇洒——

敌情紧迫，命令一道接着一道

乌云压境，阳光在射程之内

让一股温情

引燃另一股激情

战场上，夜晚呈现的

拂晓只能忘却

斑斓的迷彩融入黑暗

或许表情凝重、氛围窒息

更多的是

披荆斩棘，直捣敌营

——沉默着，与战友前进

其实，背囊里是朴实而简单的爱

比如，军被、蚊帐以及恋人的照片

简短的硝烟间隙，它与阵地

浑然一体

仿佛故乡以及多年未回的家

背 囊
■王方方

在 教 育 界 ，他 被 称 为“ 红 色 教

授 ”，是 新 中 国 的 教 育 家 ；在 战 场 上 ，

他骁勇善战，以他为首创建和指挥的

冀 西 游 击 队 是 太 行 山 区 的 一 支 抗 日

劲 旅 ；他 还 担 任 过 冀 南 行 署 主 任 、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

副 主 席 等 职 务 。 他 就 是 杨 秀 峰 ——

不管身居何种职务，始终保持着共产

党人的本色，廉洁清正、克己奉公，在

生活中从不搞特殊。

在冀西开展革命工作时，当地山多

地少，经济困难，杨秀峰带头与群众同

甘共苦，与干部战士一样，每月只领取

1 元津贴，和大家一同吃糠窝窝。有一

次，在离开昔阳的行军路上，他十分关

心途中借宿有没有让老百姓受损失，便

问同行的同志：“米、油、菜、柴钱都给了

没有？”当得知柴钱没有给时，他立即命

令同行的同志返回驻地，给房东送柴

钱。房东感动地说：“为了几个铜板，让

您跑了几十里路，杨先生的队伍真是秋

毫无犯呀！”

杨 秀 峰 带 领 部 队 经 过 一 片 农 田

时，他骑的战马受惊，跑到田里踩坏了

庄稼，他当即拿出自己的津贴赔偿给

受损的老乡。这件事对在场的战士们

教育很大，也让群众深受感动。每当

部队离开村子时，杨秀峰都要求战士

们看看借用的东西有没有归还，损坏

的东西是否赔偿，住房是否打扫干净，

是否给群众挑了水，有无违反群众纪

律的情况等。一次，杨秀峰带队进入

一个村子，发现老乡们没有盐吃，就和

干部战士们将自己带的盐全部分给了

乡亲们。

因之前被炸伤过外耳道，手臂也因

伤致残，加上根据地的生活艰苦，杨秀

峰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有同志不

落忍，便用自己的钱买了几个鸡蛋给

他，他却把鸡蛋送给了伤病员。

解放后，在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

任 职 的 杨 秀 峰 ，和 抗 战 时 期 一 样 ，始

终保持着清正廉洁作风。1951 年春，

他带人去地方检查春耕生产，县里的

同 志 准 备 了 一 顿 较 丰 盛 的 饭 菜 招 待

他 们 。 他 看 到 后 非 常 生 气 地 质 问 ：

“你们这是干什么？”县里的同志解释

说 ，只 是 想 对 省 里 来 的 领 导 表 示 欢

迎。“怎么欢迎都行，非要采用这种吃

饭 喝 酒 的 方 式 来 表 示 ？”他 继 续 说 ，

“ 难 道 你 不 知 道 国 家 现 在 还 很 困 难

吗 ？ 难 道 你 不 知 道 你 们 县 还 有 多 少

贫困户连小米饭都吃不上吗？”最后，

这 顿 饭 在 杨 秀 峰 的 建 议 下 分 送 给 了

当 地 烈 属 ，他 依 然 和 大 家 一 样 ，吃 小

米饭和咸菜。

在生活上，杨秀峰不但严格要求自

己，同样也不允许家人以任何理由搞特

殊。1942 年，他的儿子由敌占区接到

根据地。孩子生日那天，工作人员设法

找来了二斤面，包了一顿素饺子。杨秀

峰检查工作回来，见到儿子非常高兴。

吃饭时，看到工作人员端来饺子，他马

上问：“今天食堂都吃饺子吗？”他听说

不是，便让工作人员立即把饺子端走。

家里人说情道：“今天是孩子的生日，就

让他吃了吧！”杨秀峰语重心长地说：

“我身为负责干部，自己作出的规定自

己不执行，家里的人都说不服，怎能说

服群众？”最后，他还是把饺子送给了伤

病员。

1954 年 9 月 ，杨 秀 峰 被 任 命 为 教

育部部长。这一年，他的儿子杨为民

高中毕业了，希望能公派到国外留学

深 造 。 当 时 ，杨 为 民 的 考 试 分 数 很

高 ，政 治 、为 人 等 各 方 面 表 现 也 都 不

错，只是体检血压稍高一些。教育部

负 责 的 同 志 们 在 审 批 杨 为 民 出 国 留

学 的 事 情 时 ，一 致 通 过 了 。 然 而 ，杨

秀峰却诚恳地说，别人的孩子血压高

不让去，他为什么能去？我的孩子坚

决 不 能 搞 特 殊 。 虽 然 杨 为 民 出 国 留

学的梦想未能如愿，但他继承了父亲

杨 秀 峰 勤 奋 好 学 、廉 洁 从 业 的 品 质 ，

通 过 刻 苦 学 习 、努 力 钻 研 ，后 来 成 为

知名的科技专家。

20 世纪 60 年代，市场上家用电器

比较难买，杨秀峰的妻子孙文淑托人在

天津按市场价买了一台冰箱。杨秀峰

发现并了解情况后，生气地说：“作为国

家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不能带头

搞特殊，走后门就更不可以了。”最后，

冰箱被退回。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戎马生

涯，还是全国解放后在国家机关或政府

部门任职，杨秀峰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

的作风。杨秀峰永葆共产党人鲜明的

政治本色，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为后人

树立了学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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